
年），一张是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1848 年）。 酒庄名“万昌永”，

主人为曾子范。酒票开头即写：

“本号在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三

江所，精造重料佳酿，运往京都

及闽广等省。 ”又如编号第七，

酒庄名为 “章东明坊 ”、同治十

年辛未 （1871 年） 的酒票写：

“本号系浙绍山阴县阮社村章

东明坊，重加工本 ，自造绍酒 ，

南北驰名，已历有六十余年。咸

丰十年间在天津北门外侯家后

开设全城明记利川字号绍酒

局，并带运南来一切杂货。今于

同治八年在上海大东门外洪升

码头中间开张章东明真利川绍

酒栈。 ……”它不但运销京都

及闽广 ，而且在运输去往京都

及闽广的重要水路码头天津

和上海开设了转运 、销售的酒

店。 应该是销售量很大才会有

此必要吧。

在全部酒票中， 章东明坊

酒票占的比例在一半以上 ，计

五十九张。尚有版面模糊、字迹

完全不能辨认的酒票二三张 ，

其中有的版面形态和章东明的

酒票相似，个别字可以对上、可

以认定是章东明的。 这五十多

张酒票的印制和版式亦有不

同。 最早的、编号第七号、同治

十年 （1871 年 ）的酒票版式是

并列两围框， 而文字却连贯跨

框界而行。 其他多数是单一围

框。早期多数是木版雕印，后期

改为铅印。文字大同小异。木板

雕印的酒票，即使同一样式、同

样文字的， 有时也似乎不是出

于同一块雕版。铅印的酒票，甚

至有版式、 文字都相同而小围

框的花纹却不同的情况。 章东

明在天津、 上海开设酒店是在

清末，所以在天津设在侯家后，

在上海设在大东门。 这都是当

年最繁华的地方。不过，以天津

而论，辛亥革命以后，侯家后逐

渐没落， 天津的繁华中心早就

逐渐移转移到了天津南市和法

租界劝业场一带了。 而在这些

酒票中未见有所反映。 我自幼

就知道， 我家历来是到一家名

叫长源酒店的店去买黄酒。 而

在上海开设的酒栈， 在章东明

铅印酒票中有少数几张中，“由

咸丰十年在上海大东门外开设

章东明绍酒栈，真利川为记”一

段文字已改为 “由咸丰十年在

上海法租界开设章东明绍酒

栈 ，老正号为记 ”，这大概是由

于繁华中心转移到租界， 因此

酒栈也迁移到法租界了。 酒票

上文字显然是在原有文字上挖

改而成，未经仔细斟酌。 因此，

若按文字理解， 还以为咸丰十

年酒栈就设在法租界了呢。

因为章东明酒票数目较

多，占的比例大，有一情况这里

须说一下。 在木刻版的章东明

酒票中有两类： 一是版面并列

两框， 一是全票面正文只有一

框围绕。 两者主要相同之点有

二：一是声明 “本号系浙绍 （另

一种票 “浙绍 ”作 “浙江 ”）山阴

县阮社村章东明坊 ”； 另一点

是， 在天津北门外侯家后开设

全城明记利川字号绍酒局 ，在

上海大东门外洪升码头中开张

章东明真利川绍酒栈。 两框票

末署 “山阴章东明主人 ”，一框

票末署“山阴聚德全主人”。 这

或是同一家的两种写法， 或是

两家，都无碍。但有一点差别令

人不可解，只能说是矛盾了。两

框票写的是，“咸丰十年间在天

津北门外侯家后开设全城明记

利川字号绍酒局， 并带运南来

一切杂货。 今于同治八年在上

海大东门外洪升码头中间开张

章东明真利川绍酒栈”。而一框

票则写的开设年代完全不同 ：

“咸丰二年在天津北门外侯家

后开设全城明记利川酒局。 正

卿荣堂字号为记，不致伪误。由

咸丰十年在上海大东门外开设

章东明绍酒栈，真利川为记。 ”

一个是咸丰十年和同治八年 ，

另一个是咸丰二年和咸丰十

年，这样的矛盾是无法解释的。

由于兄弟各支都有酒坊开设 ，

用祖上同一字号是可以理解

的， 但似乎不可能两家同样在

天津上海两地、同样市区地点，

开设同样字号的酒栈吧！ 这样

的问题只有留给专家去研究

了。

绍兴黄酒的生产， 都是手

工业作坊， 家族企业。 几代之

后，各房子弟都用同一字号，难

免产生矛盾。 如第三号票中所

云 ， “奈本号各家分造者多碱

砆，美璞辨别綦难。 ”又如第二

十二号票中所云，“向来四房分

造。今因子孙苗莠不齐，将此照

牌租卖异姓。 ”这种情况，在田

姓德润征记票中也有充分的反

映。 这些票在正文中开头都写

“本号向在浙绍山阴佳制德润

征（或 ‘德润号 ’）倬云显路酒 ”

等文字。 再加上有“倬云显记”

印章。 看来 ，“德润征 ”、“倬云

显” 都是他们全族共享的老字

号。 至于两者关系则不得而知

了。票的上端横列大字，有四家

用本房专用名号，共十五票。有

两家用各房共有字号 “德润征

记”，共二票。还有一家，除各房

共有字号 “德润征记 ”外 ，下又

一行横列本房专用名号， 共四

票。 最后还有一张票上端无大

字横幅，只在文字最后署“德润

征记星农主人谨啓”。 除有“星

阶监造”印之外，另有木戳印记

“章锡候章仲候督造”， 则已经

不是田姓造的酒及酒票了。 今

将此田姓酒坊各票开列于下 ，

以便考究。

﹝一﹞票顶横列端大

字：“培初坊造”。 有印章：

“倬云显记”、“田培初造”。

第八、九、三十八号票。

﹝二﹞票顶端横列大

字：“培初定记”。 有印章：

“倬云显记”、“田定轩造”。

第十 、十一 、二十一 、二十

二、三十九票。文字中有“我

父培初公”等字，知是田培

初之子。 但仍得另立字号。

可能兄弟不止一人也。

﹝三﹞票顶端横列大

字：“祉脩坊造”。 有印章：

“真倬云显”、“田祉脩造”。

第十六 、三十四 、三十六 、

一百零二票。文字中有“我

祖培初公”等字，知是田培

初之孙。

﹝四﹞票顶端横列大

字：“画九坊造”。 有印章：

“倬云显记”、“田画九造”。

第二十、五十四票。

﹝五﹞票顶端横列大

字：“德润征记”。 有印章：

“老倬云显”、“田百初造”。

第十三票。

﹝六﹞票顶端横列大

字：“德润征记”。 有印章：

“倬云显记”、“田虞耕造”。

第三十票。

﹝七﹞票顶端横列大字

两行 ：“德润征记 ”、“星农

监造”。 第三票（无印），第

二十四票 （有 “申甫 ”印 ），

第三十五票 （有 “德兴昌

造 ”印 ），第五十八票 （有

“申甫”印）。

﹝八﹞票顶端无大字横

幅。 文字最后署“德润征记

星农主人谨啓”。除有“星阶

监造”印之外，另有木戳印

记“章锡候章仲候督造”。

从上面所开列的酒票情况

看， 已可以看到家族企业的种

种纠葛情况之一斑了。另外，关

于黄酒的名称得说几句。 第十

五号，萧源顺高记号的酒票，其

中有“聘请特等技司督造善酿、

花雕进京”等字。第十四号票中

写明酒名为“竹叶青”。 前述唐

鲁孙文中也列举 “花雕 、太雕 、

竹叶青、女儿红 ”等等酒名 ，这

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了 ，

可知京庄黄酒有时会给以种种

名称。 但是，在我印象中，当时

只是某酒庄给他们自己的酒取

的名称 （或许按他自己定的等

级 ， 但没有各酒庄公认的定

义），好像没有哪个人能够喝了

一杯黄酒后能说出这是花雕 ，

还是竹叶青，或这是善酿来的。

也就是说， 这些名称不代表某

一特定类型的酒， 只是如此说

说而已 。 但是到了 1949 年以

后，黄酒统一由国营酒厂生产，

有统一的标准，有统一的名称，

情况就不同了。 加饭有加饭的

质量标准， 善酿有善酿的质量

标准， 我们喝一口就知道这是

善酿或加饭，因为善酿偏甜。也

因为没有（那时代也不可能有）

别家造出同样的酒而另取名称

来造成混淆。 因此我可以在本

文中用加饭来代表那深褐色 、

较浓酽、 香气不及京庄的绍兴

酒， 在本篇文字中是不会发生

混淆和误解的了。 但是， 请注

意， 改革开放后造酒企业的头

绪又形成多端了。 命名、质量，

又都不统一了。 现在黄酒又出

现各种酒名， 虽然颜色仍都是

深褐色的。 前些时我想买一瓶

黄酒待客，在超市找不到加饭，

我就拿了一瓶花雕回来， 想不

会有什么差别的。

前 面说过， 我父亲是个有

情趣的人。他喝黄酒，还

收集了这样多酒票。不但如此，

他还在酒票后写了十几条批

注。好在字数不多，我逐条抄在

下面，并稍加注释，作为本文的

结束。

﹝一﹞第二号题记：“癸

酉闰五月， 颂臣约饮道光

戊申酒于李园。色淡如茶，

味清于水。余携景良去，时

年六岁。 ”

（景良按：李颂臣先生

是我父亲好友， 是天津本

地“八大家”之一“李善人”

之第三代。李园，天津人称

李家花园， 新中国成立后

改为人民公园， 地在今天

津河西区。 我记得父亲当

时说带我去喝八十年陈

酒。戊申是道光二十八年，

公元 1848 年。 喝酒时是癸

酉年，是公元 1933 年。 是

酒已八十五年， 说八十年

酒只是说其大概。 当时是

在花园内一座前面敞开

（其他三面无印象）的中国

旧式楼阁的二楼上设了一

桌酒席。我当时年幼，对酒

没有那么深兴趣， 不安于

座，跑来跑去。 上酒时，父

亲还把我叫到跟前给我喝

了一些酒。 ）

﹝二﹞第四号题记：“老

云集数坛色皆重。 ”

﹝三﹞第七号题记：“同

治辛未酒， 仲融见赠。 味

苦、色稍重。时壬申八月。 ”

（景良按： 刘仲融先

生，父亲好友。与某著名民

主人士同名。 ）

﹝四﹞第九号题记：“癸

酉二月，笃文四十初度。余

以光绪丁丑酒为寿。色、香

俱佳。 ”

（景良按 ：劳健先生 ，

字笃文，父亲好友。 )

﹝五﹞第十三号题记 ：

“光绪己亥酒， 勉之约饮。

色、香、味皆佳，尤物也。 ”

（景良按： 李勉之先

生，父亲好友。 ）

﹝六﹞第十四号题记 ：

“‘竹叶青’三字仅见此票，

亦醉乡之掌故也。 ”

﹝七﹞第三十号题记 ：

“光绪癸巳酒。 味微苦，近

杏仁。 甲申八月沽于长源

酒店，良不易得。此酒以缸

碗封坛口，亦罕见。 ”

（景良按：长源酒店之

名，幼时常常听到。似乎我

家买黄酒只在此一家。 ）

﹝八﹞第三十一号题

记：“宣统辛亥酒，色极淡，

而味与香稍逊。 内票为全

城明，坛外则印德润征，殊

不可解。甲申八月。此酒封

口亦用缸碗。 ”

﹝九﹞第三十三号题

记 ：“庚申纪年用墨书 ，亦

罕见。 ”

﹝十﹞第三十九号题

记：“丙戌十二月， 勉之召

饮。 此酒色、味皆佳。 泥头

仅存‘癸’字。 余以此票与

壬辰年为一版， 故审定为

光绪癸巳也。 ”

﹝十一﹞第四十号题

记：“此酒色重。 乃从同仁

堂药铺散出者。 ”

﹝十二﹞第四十一号题

记：“色淡味不佳， 非京庄

也。 ”

﹝十三﹞第五十七号题

记：“戊子正月， 笃文得此

酒于长源。色清而香永，有

杏仁味，远胜前瓮。 ”

﹝十四﹞第六十一号题

记：“笃文约饮。 色淡似德

润征所制。坛外涂红色。丁

亥正月。 ”

感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把这一套酒票出版。 这不仅可

以为我父亲的收藏留一纪念 ，

更可以作为制酒史料提供有关

人士作为参考。 至于我写的这

篇文字 ， 原是谈我父亲和酒 。

正因为当年他们喝的是京庄黄

酒， 而今日黄酒中京庄已不存

在， 不能以今日的黄酒去想象

他们当日的品位和乐趣， 故不

得不加以辨明如此。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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